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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
友
傳
來
電
郵
，
告
知
治
療
感
冒
初
起
﹁
奇

方
﹂—

—

當
感
冒
初
起
時
，
先
灌
幾
杯
熱
開

水
，
︵
兩
杯
、
三
杯
都
可
以
，
總
之
不
要
少
過

一
杯
，
而
且
一
定
要
熱
︶，
燙
到
可
以
入
口
不
傷

嘴
皮
就
差
不
多
了
；
喝
過
熱
開
水
後
隨
即
喝
一

至
三
杯
咖
啡
。

是
不
是
奇
方
，
不
知
道
，
因
為
至
今
不
曾
試
過
，
沒

有
臨
床
經
驗
，
﹁
奇
方
﹂
未
敢
傳
給
其
他
朋
友
，
倒
是

曾
經
有
過
一
次
，
在
澳
門
碼
頭
落
船
之
前
，
跟
同
事
在

餐
室
進
餐
，
她
忽
然
感
到
喉
頭
不
大
舒
服
，
說
知
道
感

冒
快
來
了
，
也
曾
自
作
聰
明
，
馬
上
要
了
一
杯
咖
啡
，

以
為
可
以
借
咖
啡
剌
激
喉
頭
，
趕
走
病
菌
，
當
時
還
沒

聽
過
咖
啡
可
治
感
冒
，
事
前
沒
灌
熱
開
水
，
回
港
後
給

我
電
話
，
就
託
我
明
天
為
她
請
病
假
了
。

至
於
是
不
是
先
喝
熱
開
水
，
才
可
逃
過
這
場
感

冒
，
得
要
聽
聽
其
他
朋
友
，
有
沒
有
過
類
似
經
驗
。

只
知
道
就
是
什
麼
靈
丹
仙
藥
，
吃
不
得
其
法
，
都
有

相
反
效
果
，
有
些
中
藥
，
明
明
可
治
某
病
，
分
量
多

了
，
煎
藥
過
火
或
是
不
足
，
都
會
影
響
療
效
，
甚
至

導
致
無
病
生
病
，
人
參
靈
芝
之
類
，
就
更
不
能
亂

吃
。
咖
啡
不
是
藥
，
真
的
可
治
感
冒
，
就
得
視
之
為
藥
。

感
冒
可
大
可
小
，
不
能
掉
以
輕
心
，
而
且
不
論
大
病
小
病
，

體
質
不
同
，
用
藥
也
不
同
，
感
冒
的
親
密
姊
妹
咳
嗽
尤
其
明

顯
，
﹁
咳
無
正
方
﹂
說
得
對
，
市
面
上
咳
藥
水
少
說
幾
十
種
，
坊

間
治
咳
療
方
也
有
幾
十
種
，
但
不
是
甲
乙
丙
丁
都
適
用
，
加
以

咳
分
寒
熱
，
用
藥
不
當
，
只
會
加
重
病
情
。
寒
咳
喉
嚨
痕
癢
，

糖
薑
水
可
治
，
熱
咳
就
不
可
以
了
。
多
月
前
筆
者
患
咳
，
難
分

寒
熱
，
折
騰
了
近
一
個
月
，
試
過
的
老
驗
方
就
全
不
管
用
。
打

算
出
門
看
醫
生
前
，
家
人
買
來
新
鮮
柑
桔
︵
未
經
醃
製
︶，
順
便

吃
了
數
枚
，
說
也
奇
怪
，
靈
過
仙
丹
，
不
再
咳
了
，
是
行
運
柑

桔
醫
病
尾
，
還
是
真
有
神
效
，
有
待
其
他
咳
友
實
驗
了
，
反
正

柑
桔
止
咳
，
早
就
聽
人
說
過
，
只
是
慣
指
醃
製
過
的
鹹
柑
桔
，

鮮
貨
不
常
有
，
今
年
大
豐
收
，
想
不
到
無
心
插
柳
，
就
趕
走
了

咳
魔
。
近
日
有
文
化
大
姐
談
意
大
利
黑
醋
能
治
咳
，
這
條
呷
醋

奇
方
，
相
信
也
是
意
大
利
人
藥
石
亂
投
得
來
的
經
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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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林
　
婉

治咳無正方
連盈慧

翠袖
乾坤

﹁
編
劇
就
好
像
上
帝
一
樣
，
創
造
出
人

物
，
並
賦
予
他
們
生
命
！
﹂
這
句
說
話
是

當
年
第
一
天
當
編
劇
時
的
編
審
跟
我
說

的
。
當
時
的
編
審
雖
然
已
經
入
行
多
年
，

但
我
至
今
仍
然
記
得
他
跟
我
講
這
番
說
話

的
時
候
，
他
那
副
雀
躍
而
又
興
奮
的
表
情
，
手

舞
足
蹈
、
眉
飛
色
舞
的
樣
子
。
那
時
候
，
我
就

想
編
劇
這
工
作
真
的
會
令
人
如
此
㠥
迷
的
麼
？

結
果
，
由
那
一
天
開
始
，
多
年
來
我
未
有
離
開

過
這
行
業
。

我
當
然
不
敢
拿
自
己
跟
上
帝
作
比
較
，
只
是

編
劇
的
工
作
，
實
在
是
一
門
相
當
複
雜
而
又
浩

大
的
工
程
。
記
得
以
前
每
逢
趕
劇
的
時
候
，
有

朋
友
相
約
，
我
都
會
推
掉
約
會
，
朋
友
總
會

說
：
﹁
出
來
吧
！
你
在
搞
甚
麼
劇
？
我
來
幫
你

度
橋
、
幫
你
寫
稿
吧
！
﹂
朋
友
或
許
是
出
於
好

意
，
但
我
聽
起
來
總
覺
得
不
是
味
兒
。
別
以
為

只
要
會
開
口
說
話
的
，
就
懂
得
度
橋
；
只
要
懂
得
寫
字

的
，
就
會
寫
稿
。
朋
友
不
知
道
他
這
番
說
話
，
既
侮
辱
了

我
的
專
業
，
也
看
輕
了
我
的
工
作
。

但
凡
研
究
人
生
、
分
析
人
生
的
，
都
是
一
門
相
當
艱
辛

而
複
雜
的
學
問
。
人
物
性
格
固
然
需
要
各
有
特
色
，
出
身

背
景
也
各
有
不
同
，
所
經
歷
的
際
遇
也
不
一
樣
，
就
如

你
、
我
、
他
每
個
人
手
上
拿
㠥
的
身
份
證
都
不
同
，
他
們

的
生
命
線
有
如
日
本
東
京JR

鐵
路
，
各
有
發
展
，
但
當
中

又
會
縱
橫
交
錯
，
從
而
達
至
不
同
的
戲
劇
效
果
，
帶
出
創

作
人
想
要
帶
出
的
訊
息
。

如
此
浩
大
又
複
雜
的
工
程
，
當
編
劇
的
自
然
少
一
點
閱

歷
也
不
能
。
初
入
行
的
編
劇
最
少
要
花
一
、
兩
年
時
間
掌

握
基
本
技
巧
，
之
後
靠
的
就
是
其
個
人
經
歷
、
敏
銳
的
觸

覺
，
以
及
對
事
物
的
洞
悉
力
。
試
想
像
要
撰
寫
一
場
戲
，

夫
妻
吵
架
至
嗌
離
婚
，
由
一
位
二
十
剛
出
頭
的
編
劇
來

寫
，
或
由
一
位
三
、
四
十
歲
經
歷
過
感
情
挫
敗
的
編
劇
來

撰
寫
，
效
果
當
然
是
截
然
不
同
。
所
以
，
以
前
編
劇
界
的

前
輩
，
總
喜
歡
叫
新
晉
編
劇
去
談
個
戀
愛
，
嘗
嘗
失
戀
的

滋
味
。
當
編
劇
實
在
是
一
條
很
漫
長
的
路
，
有
心
從
事
這

行
業
的
，
別
奢
望
三
五
年
之
間
可
以
得
到
甚
麼
成
就
，
除

非
你
天
生
骨
格
精
奇
，
自
小
已
經
飽
歷
滄
桑
。

然
而
，
當
你
成
功
編
出
一
個
廣
為
觀
眾
歡
迎
的
電
視

劇
，
你
親
手
撰
寫
的
對
白
成
為
了
金
句
，
在
網
上
瘋
傳

時
，
所
帶
來
的
滿
足
感
亦
是
難
以
言
喻
的
。
別
小
覷
電
視
劇

的
影
響
力
，
電
視
的
滲
透
力
隨
時
比
電
影
還
要
來
得
深
遠
。

電
影
一
般
只
有
個
半
小
時
，
最
長
也
不
過
是
兩
、
三
個
小

時
，
看
完
戲
陪
女
朋
友
吃
個
晚
飯
，
還
有
多
少
記
憶
殘
留

腦
袋
中
呢
？
但
電
視
劇
隨
便
也
來
個
二
十
集
，
每
晚
一
小

時
，
也
由
於
篇
幅
較
長
，
劇
情
趨
向
生
活
化
，
於
是
也
容

易
潛
移
默
化
地
影
響
㠥
每
家
每
戶
，
甚
至
每
個
人
心
。

如
果
你
經
已
卅
多
歲
，
應
該
記
得
︽
新
紮
師
兄
︾，
當
年

劇
集
播
出
之
後
，
確
實
有
不
少
人
因
而
投
身
警
察
行
業
。

﹁
阿
燦
﹂
這
稱
號
，
也
是
源
自
於
電
視
劇
︽
網
中
人
︾，
當

然
如
今
時
移
勢
易
，
我
們
已
成
為
了
港
燦
。
大
家
自
然
也

不
會
忘
記
︽
溏
心
風
暴
︾
中
的
經
典
金
句
。
又
正
如
剛
播

完
的
︽O

n
C
all36

小
時
︾，
有
不
少
正
面
臨
選
科
的
學
生
，

也
不
約
而
同
地
說
會
考
慮
當
醫
護
人
員
。

完
成
這
篇
專
欄
，
我
又
要
繼
續
扮
上
帝
，
賦
予
我
筆
下

一
班
子
民
生
命
，
讓
他
們
在
縱
橫
交
錯
的
生
命
線
上
啟

航
，
期
望
可
以
創
作
出
另
一
個
廣
受
觀
眾
歡
迎
的
電
視

劇
。

上帝的傑作
孫浩浩

琴台
客聚

今
年
四
月
四
日
是
農
曆
清
明
節
，
正

是
春
天
正
盛
行
將
入
夏
之
日
，
港
九
的

﹁
尚
興
﹂
等
幾
家
正
式
潮
菜
店
都
會
有

傳
統
潮
州
菜
﹁
春
菜
煲
﹂
上
市
，
我
們

非
潮
州
人
之
食
客
多
會
點
點
這
一
味
應

應
景
，
但
那
不
是
真
正
的
春
菜
，
多
數
潮
菜

店
都
以
蘿
蔔
苗
來
頂
檔
而
已
。

我
國
北
方
有
真
正
之
春
菜—

—

卻
也
不

是
什
麼
特
殊
之
物
，
而
是
我
們
南
方
之
韭

菜
而
已
。
韭
菜
，
北
方
人
視
之
為
壯
陽

菜
，
傳
統
佛
道
教
列
之
為
﹁
五
葷
菜
﹂
之

一
，
與
㡡
蒜
同
科
，
吃
多
了
會
惹
陽
慾
。

北
京
城
以
前
多
太
監
，
一
切
﹁
壯
陽
﹂
之

東
西
對
太
監
都
是
無
意
義
，
但
太
監
偏
喜

吃
一
味
﹁
春
菜
﹂，
便
是
清
明
後
剛
出
的
韭

菜
花
炒
蝦
子—

—

即
是
蝦
之
卵
子
。
此
一

味
京
城
中
人
稱
為
﹁
春
菜
﹂，
為
男
士
之
補

物
，
太
監
吃
之
是
心
理
上
之
補
償
而
已
，

如
沒
有
韭
菜
花
便
用
韭
菜
根
部
白
色
菜
莖

部
分
切
粒
片
狀
炒
﹁
蝦
春
﹂，
有
真
正
能
壯

陽
助
勃
起
之
效
。
稱
為
﹁
春
菜
﹂
有
寫
實

之
妙
。
香
港
潮
州
菜
館
之
﹁
春
菜
﹂
則
是

假
春
菜
而
已
，
那
才
是
真
正
的
﹁
太
監
菜
﹂

咧
。有

關
此
有
則
明
清
笑
話
稱
，
有
男
客
攜
一

大
把
韭
菜
探
友
，
春
韭
佐
酒
頗
為
好
吃
，
男

客
與
男
主
人
談
及
﹁
韭
菜
﹂
最
好
，
是
一
流

壯
陽
助
慾
之
﹁
春
菜
﹂，
客
人
走
後
，
主
人

送
客
時
見
妻
正
往
花
園
菜
畦
翻
土
鋤
地
，
問

妻
幹
啥
？
妻
答
正
把
白
菜
苗
鏟
去
，
改
種
韭

菜
呀
。
這
便
點
出
此
﹁
春
菜
﹂
之
妙
了
。

無
獨
有
偶
，
韭
菜
在
台
灣
也
叫
﹁
春

菜
﹂。
據
說
以
前
不
這
麼
叫
的
，
到
一
九
四

九
年
後
國
民
黨
帶
了
大
量
北
京
人
入
台
︵
一

年
之
內
移
民
入
台
者
，
五
百
多
萬
︶，
很
多

北
方
食
物
食
制
都
跟
㠥
移
入
台
了
，
如
台
北

不
少
街
道
都
有
餃
子
館
、
燒
餅
油
條
店
，
儼

然
走
到
了
太
原
包
頭
等
市
鎮
，
因
此
台
灣
之

北
方
味
比
我
們
廣
東
廣
西
濃
得
多
。

阿
杜
有
幾
位
原
籍
北
方
的
朋
友
很
喜
歡
遊

台
，
他
們
說
在
台
北
，
反
而
可
嚐
到
一
些
家

鄉
風
味
。

有關春菜
阿　杜

杜亦
有道

每
年
四
、
五
月
間
，
都
會
南
下

澳
洲
，
探
望
移
居
彼
邦
墨
爾
本
的

妹
妹
一
家
。

旅
程
盡
可
能
安
排
在
復
活
節
前

後
，
一
來
乘
㠥
假
期
，
可
暫
放
下

工
作
外
遊
；
另
外
也
就
㠥
小
姨
甥
學
校

中
期
小
休
，
可
以
一
起
作
澳
洲
境
內

遊
。今

年
卻
因
遷
就
難
得
的
大
溪
地
之

旅
，
乘
㠥
回
程
經
奧
克
蘭
︵
新
西
蘭
︶

之
便
，
轉
飛
墨
爾
本
，
順
道
探
親
去

了
。
由
於
時
間
提
早
了
，
妹
妹
、
妹
夫

和
小
姨
甥
都
未
到
假
期
，
無
暇
相
伴
出

遊
，
我
只
有
獨
個
兒
閒
逛
，
尋
找
節

目
，
意
外
地
加
深
認
識
這
個
人
稱
﹁
南

半
球
最
有
文
化
氣
息
﹂
的
城
市
。

來
去
澳
洲
次
數
多
不
勝
數
，
早
年
是

因
為
親
人
移
民
，
每
年
都
需
赴
悉
尼
省
親
。
上
世

紀
九
十
年
代
因
工
作
關
係
，
在
機
構
安
排
下
，
往

澳
洲
廣
播
公
司
受
訓
，
勾
留
悉
尼
三
個
月
，
還
考

取
了
澳
洲
的
駕
駛
執
照
，
這
是
我
在
澳
洲
逗
留
時

間
最
長
的
一
次
，
趁
機
以
遊
客
身
份
，
蜻
蜓
點
水

式
遊
覽
了
多
個
澳
洲
城
市—

布
里
斯
本
、
凱
恩

斯
、
柏
斯
、
阿
德
雷
特⋯

⋯

當
然
也
包
括
墨
爾

本
。
但
此
期
間
，
我
對
澳
洲
的
認
知
印
象
，
就
是

悉
尼
，
話
說
它
也
是
澳
洲
的
第
一
大
城
市
、
商
業

樞
紐
、
國
際
大
都
會⋯

⋯

管
它
澳
洲
有
甚
麼
六
大

州
份
、
兩
個
領
地
。

其
後
，
親
人
回
流
香
港
，
或
工
作
、
或
長
居
，

赴
澳
的
機
會
便
減
少
了
。
直
至
妹
妹
結
婚
、
產

子
，
毅
然
辭
去
香
港
的
高
薪
厚
職
，
隨
夫
回
歸
墨

爾
本
，
開
展
新
生
活
，
我
又
開
始
了
每
年
一
度
訪

澳
之
旅
，
只
是
換
了
落
腳
點—

—

不
是
悉
尼
，
是

墨
爾
本
。
當
然
，
這
也
是
我
重
新
認
識
澳
洲
的
時

候
了
，
通
過
墨
爾
本
重
新
認
識
澳
洲
。

墨爾本因緣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新
聞
報
道
說
，
科
學
家

發
現
，
雄
性
果
蠅
如
果
求

愛
失
敗
，
會
選
擇
豪
飲
來

借
酒
澆
愁
。
科
學
家
的
實

驗
，
是
把
求
愛
失
敗
的
果

蠅
，
放
到
一
個
同
時
含
有
酒
精

和
無
酒
精
食
品
的
容
器
裡
，
無

酒
精
食
品
，
是
平
時
果
蠅
愛
吃

的
食
物
，
但
當
求
愛
失
敗
後
，

果
蠅
卻
不
選
擇
平
時
吃
的
食

物
，
而
吃
含
酒
精
的
食
物
。

我
發
覺
這
個
實
驗
有
邏
輯
上

的
問
題
，
就
是
不
吃
不
含
酒
精

的
平
常
食
物
，
而
吃
含
酒
精
的

食
物
，
就
推
論
出
是
借
酒
澆

愁
，
是
否
太
過
武
斷
？
因
為
果

蠅
很
有
可
能
是
不
想
吃
平
時
常

吃
的
東
西
，
但
發
現
有
不
同
口

味
的
東
西
時
，
就
選
擇
嚐
試
，

說
不
定
果
蠅
在
缺
乏
生
之
樂
趣
時
，
想
尋

求
死
亡
來
解
脫
，
所
以
對
於
平
常
未
曾
吃

過
的
含
酒
精
食
物
，
就
大
膽
去
吃
了
。

假
如
實
驗
的
容
器
是
放
上
平
時
的
食

物
，
和
平
時
根
本
就
不
吃
的
食
物
，
都
不

含
酒
精
，
果
蠅
會
選
擇
什
麼
？
這
樣
的
實

驗
也
應
該
做
一
做
來
推
論
吧
？

夏
天
快
來
了
，
討
厭
的
果
蠅
很
大
機
會

出
現
在
家
裡
。
記
得
以
前
買
了
水
果
回

家
，
一
直
未
吃
，
有
一
天
，
發
現
家
中
有

果
蠅
亂
飛
，
覺
得
奇
怪
，
因
為
家
裡
門
窗

都
緊
閉
，
果
蠅
從
哪
裡
飛
進
來
，
追
查
之

下
，
才
發
現
原
來
是
從
未
吃
的
水
果
中
飛

出
。
此
後
，
水
果
都
放
進
冰
箱
，
而
且
盡

量
當
天
吃
了
。

果
蠅
非
常
細
小
，
要
撲
打
很
難
，
在
身

邊
飛
來
飛
去
又
非
常
令
人
生
厭
，
怎
麼

辦
？
據
有
經
驗
的
家
庭
主
婦
說
，
在
廚
房

裡
放
一
杯
加
幾
滴
黑
醋
和
幾
滴
洗
碗
精
的

水
，
果
蠅
就
會
飛
進
去
，
而
淹
死
在
水

中
。
是
水
果
的
香
味
吸
引
果
蠅
跳
入
水

中
，
還
是
醋
味
？
恐
怕
只
有
科
學
家
才
能

解
答
了
。
如
果
我
說
果
蠅
像
人
那
樣
會

﹁
吃
醋
﹂，
這
推
論
如
何
？

果　蠅
興　國

隨想
國

有
記
者
訪
問
﹁
上
海
姑
爺
﹂
羅
康

瑞
先
生
，
談
的
本
來
是
特
首
選
舉
，

然
而
，
他
有
一
位
名
氣
很
大
、
但
作

風
低
調
的
港
姐
太
太
朱
玲
玲
，
明
明

自
己
才
是
主
角
，
話
題
卻
不
自
覺
地

扯
到
夫
人
，
於
是
他
幽
默
地
說
：
﹁
外
界

有
不
少
人
稱
呼
我
做
朱
先
生
！
﹂

我
想
起
美
國
總
統
甘
迺
迪
一
九
六
一
年

中
首
次
訪
問
巴
黎
的
情
形
。
他
有
一
位
對

法
國
文
化
修
養
到
家
的
夫
人
積
琪
蓮
，
她

不
但
說
得
一
口
流
利
的
法
語
，
早
在
沒
入

主
白
宮
前
就
已
經
是
法
國
高
級
時
裝
秀
常

見
嘉
賓
。
所
以
，
陪
夫
訪
法
，
對
她
來
說

有
點
像
回
娘
家
，
她
不
但
充
當
起
總
統
夫

婿
的
翻
譯
，
在
公
眾
面
前
，
更
廣
受
歡

迎
，
粉
絲
高
呼
﹁
積
姬
、
積
姬
﹂
之
聲
蓋

過
這
位
年
輕
的
總
統
，
以
致
他
不
無
自
嘲

地
對
記
者
說
：
﹁
是
的
，
我
是
陪
積
姬
小
姐
而
來
。
﹂

如
果
說
羅
康
瑞
和
甘
迺
迪
都
有
財
有
勢
有
名
有

利
，
個
人
魅
力
跟
夫
人
不
遑
多
讓
，
那
麼
，
另
一
對

國
際
時
尚
界
名
人
夫
婦
、
美
國
美
容
王
國
的
約
瑟

夫
．
蘭
黛
及
其
美
麗
夫
人
雅
詩
．
蘭
黛
卻
是
名
副
其

實
的
婦
唱
夫
隨
。

跟
羅
康
瑞
夫
婦
為
了
愛
情
，
各
自
離
開
了
原
來
的

伴
侶
再
婚
不
同
，
蘭
黛
夫
婦
卻
是
一
對
復
婚
伴
侶
；

他
們
都
是
各
自
的
初
戀
情
人
，
一
見
鍾
情
，
自
由
戀

愛
，
但
婚
後
生
育
後
卻
無
法
相
處
，
以
致
雅
詩
曾
經

帶
㠥
長
子
離
家
，
一
個
女
人
從
東
部
到
南
部
佛
羅
里

達
州
的
棕
櫚
灘
找
尋
夢
想
生
活
，
期
間
曾
跟
數
位
男

士
約
會
；
然
而
，
幾
經
體
驗
，
雙
方
都
覺
得
始
終
是

原
來
的
另
一
半
最
好
，
於
是
，
三
年
後
，
雅
詩
回
到

紐
約
復
婚
，
兩
人
更
是
攜
手
創
業
。

個
性
活
躍
的
雅
詩
負
責
對
外
銷
售
和
宣
傳
，
作
風

沉
穩
的
約
瑟
夫
則
主
內
，
看
管
財
務
，
於
是
一
個
美

容
王
國
成
為
他
們
愛
情
的
結
晶
品
和
見
證
物
。
多
年

後
，
當
生
意
走
上
軌
道
後
，
雅
詩
．
蘭
黛
的
交
際
手

腕
和
經
商
能
力
得
到
美
國
總
統
尼
克
松
的
賞
識
，
力

邀
她
出
任
盧
森
堡
大
使
，
卻
被
這
位
重
視
家
庭
的
名

女
人
謝
絕
了
，
理
由
是
：
﹁
不
想
約
瑟
夫
為
我
挽
手

袋
。
﹂

長
期
以
來
，
人
們
習
慣
了
說
男
人
的
女
人
，
從
某

某
夫
人
到
某
某
先
生
，
也
是
社
會
進
步
的
標
誌
。

﹁
鐵
娘
子
﹂
和
﹁
鐵
漢
﹂
都
有
柔
情
。

女人的男人
呂書練

獨家
風景

進入2012年，英國的春天一反往常的陰冷多
雨，一連數日藍天白雲，風和日麗。人們大概受
了好天氣的感染，到周末便格外活躍起來。有人
出門度假踏春，有的在家開花園聚會。上個周
日，我也應邀去英國朋友卡洛琳家的後花園喝下
午茶。
來的人不少，有技術學院的講師的傑斯夫婦，

房地產老闆保羅，在醫院當護士的切瑞小姐，退
休的鋼琴師娜塔莉和她的丈夫彼特，還有一對我
不認識的年輕人。
見了面，主人熱情招呼，卡洛琳把我介紹給那

對年輕人—她的侄兒電工大衛和他的女友露
絲。英國人一般在社交或公共場合總是輕言細
語，舉止文雅。大家微笑㠥相互問候，圍㠥鋪了
桌布的木桌坐下。卡洛琳按各人的喜好端上咖
啡，紅茶，檸檬茶，餅乾，巧克力和檸檬蛋糕，
大家便邊喝茶吃點心一邊隨意地交談起來。
我是在座的唯一的「老外」，照例又成為人們談

話關照的對象。在這裡生活了幾年，如今人們不
再問：「你從哪裡來？來英國多久了？為什麼來
英國？」的「老三篇」，改成問：「你近來好麼？
家裡有什麼好消息？女兒怎麼樣？」的「新三
篇。」我答完了問題，決定主動出擊，扭頭對坐
在身邊的技術學院講師傑斯說：
「我昨天去倫敦，在特法爾格廣場看見了那面

奧運倒計時牌，上面顯示離倫敦奧運還剩140天
了。我還看見倫敦的地鐵，街道和廣場不少地方
在裝修粉飾。說實話，想到目前英國的金融經濟
還沒走出低谷，我真有點擔心英國這次有沒有能
力辦好奧運？不知您對此有什麼感想？」
傑斯說：「這個，我想我們也許不用太擔心。

據我所知，他們（倫敦奧委會）幹得還不錯。奧
運館早就竣工了，東邊（指倫敦東部）的各項設
施和相關配套的建設都完成得不錯，一切都在掌
控之中。」
我說：「目前英國財政這麼緊張，怎麼承擔得

起主辦奧運這麼巨大的開支呢？」
我們的交談吸引了在座所有人的注意。
坐在對面的房地產經紀人保羅笑㠥插言了，

說：「 倫敦奧運的預算90億英鎊，既然政府能做
出這個預算，說明國家就有這個實力。再說，舉
辦奧運，並不僅僅為了這次曇花一現的體育比
賽。」
「我知道是為了倫敦今後的發展，國家長遠的

經濟利益，只是，我們中國有句老話，叫遠水解
不了近渴。在如今這最困難的時候花大錢擺排
場，會不會有點得不償失呢？」我話中有點帶
刺，也確實是我真實的想法。
「 奧運還是值得舉辦的。」保羅仍然不緊不慢

地說：「 你大概也了解，倫敦的東部地區一直比
較落後，是每一屆政府的心頭大患。這次奧運
後，東倫敦的一塊荒地將出現一座美麗的奧林匹
克公園，它不僅有一系列完備的體育設施，還有
很大的購物中心，並且將成為倫敦市民一個別樣
的綠色空間。奧運會給這個地區注入新的生機，
也會借此帶動整個倫敦的經濟發展。」
我說：「我聽說由於金融危機，有給奧運承建

設施的公司已經破了產，政府不是落得血本無歸
了麼？本來國家已經不堪重負，這麼一來，經濟
不是更難恢復了麼？就算東倫敦變得漂亮了，居
民生活方便了，也是靠削減各種經費，裁員，全
國人民勒緊褲帶換來的啊。」
保羅道：「我也聽說了。承建奧運村的愛爾蘭

公司就因為愛爾蘭房地產崩潰而破產了。不過，
事情並非你想像的那麼壞。整個奧運工程上千家
的承包公司中，只有十來家破了產。這筆損失，
其實又因英國和歐洲的經濟蕭條反而得到相當大
的補償。」
「這是為什麼呢？經濟蕭條怎麼反而給工程彌

補了損失呢？」在座的人都來了興趣，幾乎同時
問。
「由於金融風暴影響，整個歐洲經濟不景氣，

大大小小的房地產公司都
在風雨中掙扎，難以為
繼，這時，奧運就成了一
塊唯一的香餑餑。」 保羅
侃侃而談：「世界各地無
數的中小企業都來力爭參
與奧運建設和相關項目，
結果是，他們之間激烈的
競爭導致價格壓得低了又
低，比起經濟繁榮的時
代，倫敦奧委會反而節省
了一大筆成本開支。」
「哦，原來是這樣！」

大家都恍然大悟。是呀，
英國的人工成本原是世界
最高的，在當下失業率居
高不下之際，為了保住飯
碗，很多員工也不得不接受較低的工資，世界其
他國家的情境大致也相同。
傑斯連連點頭，說：「對，所以倫敦奧運會還

是值得舉辦的。它還將是一次關注環保和可持續
發展的奧運會。我聽說，所有體育場館和運動設
施都格外注重奧運會後的長期使用，是會產生長
久的經濟效益的。」
女主人，英國史學家卡洛琳也興致勃勃地插進

來，說：「倫敦奧運，還會向世界展示倫敦和英
國獨特的人文價值和歷史風貌。倫敦是一個美妙
的城市，有豐富的文化和遺產，大量的旅遊景
點，還有令人歎為觀止的博物館和古建築。通過
奧運會，世界各國人民會更好的了解倫敦和英
國，有利於促進我們今後的旅遊觀光事業，對國
家經濟的長遠發展必定大有好處。」
這時，年輕的電工大衛懶洋洋地開口了：「我

倒認為，奧運會是一個浪費納稅人錢的大破洞。
你們想，所有的保健護理，軍費開支，邊境安
全，基礎設施都遠遠超過了其它任何重大的體育

賽事。我知道有統計顯示，
其實奧運期間旅遊人數並不
會增加多少，相對的花費卻
大得嚇人。舉辦奧運，完全
是得不償失。」
「是的，是的，」護士切
瑞小姐贊同大衛的觀點：
「我看，奧運會根本不應該
用納稅人的錢來運作，應該
主要靠私人企業資助運轉，
政府只負責必要的組織，管
理和安全方面的輔助，出力
不出錢，就夠了。否則寧可
不辦！」

卡洛琳調解地笑道：「
這筆賬該怎麼算，我們恐怕
都算不上專家。要讓我來說
呢，我說這將是一屆特殊的
奧運會，因為，倫敦是世界
上第一個三次舉辦奧運會的
城市，這是倫敦的驕傲，我
們也對此引以自豪。你們說

對不對？那麼，還是讓我們祝願它成功舉辦吧。」
這時，坐在我右邊的傑斯的妻子佳伊對我說：

「我看過北京奧運開幕式的錄像，必須說，那真是
壯麗輝煌啊！我至今都印象深刻。我想，也許別
的任何國家都很難達到北京奧運開幕式的水平
了。」
我聽了這話自然心裡高興，口裡說：「北京奧

運確實辦得好。不過那是中國特色的展現。我相
信倫敦奧運也能辦出英倫特色來。」
大家都笑起來，幾乎異口同聲道：「對，林說

的不錯，英倫特色！」
女主人卡洛琳笑道：「毫無疑問，倫敦奧運的

開幕式肯定是場具有英倫特色的盛會！我們眼下
就安心享受美茶和糕點罷。」
於是大家開始安靜地品咖啡，喝紅茶，吃蛋

糕，欣賞花園裡依依楊柳的嫩芽新枝，誇讚綠草
地上初初綻放的黃燦燦的水仙花。剛才的話題，
留下一絲餘音，隨㠥吹拂的春風，在花園空中繚
繞徘徊⋯⋯

英國人閒談倫敦奧運

■倫敦奧運主場館。 資料圖片


